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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建勇

说起王统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大
名鼎鼎，是我国著名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文
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青岛现代文艺运动创始
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山东省文联主
席、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山东省文化局局长。

王统照（1897年－1957年），字剑三，山东诸城
人，出生于地主家庭，相州镇大户。5岁入私塾，饱
读诗书，7岁丧父，13岁入县城高等小学，1913年考
入济南山左公学（翌年更名山东省立第一中学）。

王统照“五四”时期登上文坛。1921年1月，与
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瞿世英、蒋百里、叶绍
钧、朱希祖、耿济之、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12
人，发起成立了新文化运动史上第一个文学团
体——— 文学研究会，它所倡导的“为人生而艺
术”，标志着文学革命在中国的开始。

1924年，在北京中国大学（初名国民大学，
1917年改名为中国大学，是孙中山等人为培养民
主革命人才而创办）任教的王统照，介绍一位志
趣相投的学生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他就是后来成
为开国元勋的陈毅，时在中法大学就读。王统照
逝世后，陈毅一口气用了五个“剑三今何在”一咏
三叹，表达了自己的沉痛悼念之情。

而这句“剑三今何在”后来也成为臧克家一
篇回忆录的标题，他说：“我第一次见到剑三，是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到了济南，在‘鸟笼子’
（山东省议会别称）里讲演，剑三任翻译，少年英
俊，叫我不胜钦佩和羡慕。”当时王统照、徐志摩
陪同泰戈尔在上海、济南、北京等地演讲。可是，
世人皆知徐志摩，却鲜有人知王统照。

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山雨》，发表于1933年。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也于同年发表。吴伯萧作
出如下评论：“我把《山雨》跟《子夜》并论，一写中
国农村的破产，一写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败落，
我称1933年为‘子夜山雨’季。”茅盾本人也把《山
雨》视为一部“应当引人注意的著作”。这部小说
也奠定了王统照在文学界的地位。

王统照还有一部短篇小说———《春雨之夜》，
写的是“我”在回乡途中与一对少年姐妹的偶遇。
作品中有这样一段场景描写：

那夜是三月末的一夜，在一辆火车里，惨惨
乱摇的灯光，映着这一连十数辆的客车，在无尽
的荒郊中慢慢的行去。那时不过晚上十点多钟，
虽是春夜，却因在日落以前下了一场雨，料峭的
东风，吹得车中的人都打几个寒噤。车中的旅客
也不多了，我那时靠在窗下，闭着眼睛，只恨这天
火车的轮机，怎转得这样慢！雨中的汽笛声，也非
常沉闷，像哑了喉咙的老人拼命的呼喊一样。而
越听得出车窗外雨声的清响……

鲜为人知的是，《春雨之夜》的背后，隐藏着
一个惊天秘密。

据王统照三子、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立诚考
证：“先父王统照写作《春雨之夜》的动机却是回
忆他生平第一次恋爱。这不是揣测之词，而是根
据他在1921年的遗稿《民国十年日记》的亲笔记
载。”

一部私密日记，一段重大隐情
说来话长。1921年2月12日至6月18日时在中国

大学上学的王统照，写下3大本日记，计7万多字。
后来，这3本日记和一方留有泪迹的绣花手帕，一
直尘封在他随身携带、秘不示人的小皮箱里。

秘密终于在王统照1957年病逝后被发现。其
子王立诚说：“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本
秘藏终生、从不示人的日记 ,纸色发黄 ,抚之已
脆。”

此后，这些日记又几经周折。先是被王统照
青岛故居作为纪念品收藏。不幸的是，在“文革”
中散失。1978年，青岛市文化局、文联从废纸堆中
收集到了王统照的部分遗物，日记又失而复得。

王立诚立即赶赴青岛，将日记带回北京，并
复印了一套，以免再次遗失。在经过长时间的考
虑后，王立诚和哥哥王济诚（曾任山东工业大学
副校长）决定公开发表这些日记。

1997年，在王统照诞辰100周年之际，这些日
记被公诸于世。这就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
义的《民国十年日记》。

在日记中，王统照透露了《春雨之夜》背后的
重大隐情：

3月26日 阴雪终日，雪有半寸。
……
午前作短篇小说一篇，名曰《春雨之夜》。予

日来既感春阴，复听夜雨，孤帷掩窗，密云蔽月，
如此良宵，人事凄凉，天时惨淡，令人心潮波起，
动无限之哀思。且回念八年前春假中由济归里，
与玉妹同车，彼时方皆年少，虽不得深言而神相
冥契，至为欣慰。是时春气融暖，已更夹衣，道旁
花草皆放微馨。是日因车行出轨，易车误点，比及
坊子站已十点钟矣。冷风细雨，汽轮砰轰，犹记在
车中购得萝卜数枚，聊以润喉。以半枚饷予，相接
之际，感爱交迸，其中心快愉，匪言可宣。是晚即
同寓一栈，予携一仆与多人居一大室，妹与其二
兄及一较小之密斯臧住南室。晚间饭后予往妹室
中言：“予室中人多臭恶不可当”，妹之少兄言：

“汝何不移至此室外间？”（以草附泥作壁而无门）
予唯微笑不答，而妹则盘膝坐床上，予移时遂去。
次日天尚微阴，乃各分手。自是予遂客居二载，晤
妹日稀，而因果重重，伤心叠叠，百事重逼，万念
俱灰。嗟乎！凡此诸事——— 皆陈列予脑蒂之中，至
今追思如演幻影。然一转瞬间各已长大，予亦永
堕魔劫，无复得畅我心痕之时。而妹自是后连年
苦病，辛苦至今，几死者再。不日今兹尚复得重相
聚首，然世法圜之亦聊可慰情耳。予及时融感，故
欲作一精神悲凄之小说以写旧梦。然彳亍室中，
以期发表恐使人疑，且万一为妹之二兄所见，或
思及昔日情形，大生他念；如不发表则亦无以泄
予哀感。筹思再三，乃将事实变其外形，使予作为
无关者，即哀愁之对象亦另加描写，然不知内容
实藏却予与玉妹无穷之泪痕与心血也。十二钟稿
成，复视之尚称合作。本拟先在《晨报》发表，复定
即寄上海《小说月报》。

《小说月报》将其刊登在1921年6月第12卷第6
号上。

虚拟人物“玉妹”，难现庐山真容
这篇日记道出了王统照的一段苦恋。苦恋的

对象即“玉妹”。可是，在日记中频频出现的“玉
妹”，自始至终没有真名实姓，更别说具体身世
了。

王立诚在《少年初恋的自叙诗——— 解析王统
照<春雨之夜>的创作心态》（载于2014年1月《潍
坊学院学报》第4卷第1期）一文中说：“玉妹是个
虚拟的名称。据我考证，其本人名隋焕东，是山东
省诸城市当年省参议员隋理堂先生的女儿。”

但王立诚在文中对隋焕东语焉不详。笔者几
经周折，终于从1990年出版的《诸城文史资料》第
十一辑中，查到了介绍隋焕东的文章：《一代新女
性隋焕东》，作者是隋焕东的胞妹隋灵璧（1946年
随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代表团任政治委员会委员，
1948年济南解放后被调回山东，任省妇联常委）。
援引如下：

隋焕东，名廷玫，以字行。山东诸城市昌城镇
隋家管庄人。生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父
亲隋理堂是诸城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在诸城、
安丘、高密一带进行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
活动，组织家族中的青年参加革命。焕东受父亲
的影响，15岁就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在济南女
子师范学校读书。1913年父亲因反袁（袁世凯）活
动被捕，关押在济南监狱。焕东假期从家中返校
后，借女师学监与内政司长龚积柄的兄妹关系，
营救父亲得以释放。当时有救父缇萦之称。

不难看出，隋焕东确有女中巾帼的风范。
隋焕东的哥哥隋少峰与王统照是同学。1913

年，王统照在返乡的火车上，巧遇隋少峰两位兄
弟，还有他们的妹妹隋焕东，一路相谈甚欢。时
年，王统照17岁，隋焕东16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
龄。隋焕东面容姣好，身材苗条，性格活泼开朗。
郎才女貌，自然一见钟情。

寡母包办婚姻，情人难成眷属
孰料相识两年后，王统照就娶了大家闺秀孟

昭兰。据王统照的外甥、青岛理工大学丁永志教
授在《我的舅舅王统照》中透露：

王统照十九岁结婚，舅母是章丘县旧军镇的
孟昭兰，字自芳（王统照日记中也称字芳），结婚
那年22岁，而媒人就是我的父亲丁叔言。当时的
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旧军孟家是‘亚圣’孟子的
嫡传后裔，世代经商而不忘读书。孟家的著名商
号“瑞蚨祥”、“瑞生祥”遍布北京、济南、青岛等
地。丁家和孟家一向是姻亲，我的祖母孟氏就是
孟昭兰的嫡亲姑母。丁家是潍县首富，“养德堂”
王家是相州首富，王家和孟家联婚是亲上加亲。
所以，我父亲提出此事，母亲就积极赞助，告知我
外祖母，外祖母一听正中心意，当时就满口答应。
舅舅当时在济南读书，还没有放假，外祖母已经
择定了完婚吉日，然后捎信给舅舅让他放假时回
家结婚，这完全是一场包办婚姻。

按当时的习俗，儿女的婚事一向是由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所决定。母命难违，舅舅只能应允，
完成了婚礼。婚礼上大家都非常高兴，饮酒祝贺。
舅舅虽然口头上也说：“感谢大姐夫为我做媒”，
但心中却是有苦难言。

年轻的王统照还不能完全摆脱封建礼教的
束缚，加之幼年丧父，自己全靠母亲养育，不忍伤
了母亲的心，只能违心服从。

有情人难成眷属。不仅苦了王统照，也苦了
隋焕东。隋焕东无法改变，只能接受现实。但两人
情深难舍，依然藕断丝连。丁永志在《我的舅舅王
统照》说：

婚后舅舅回济南读书，仍怀念着隋焕东，禁
不住前往探望。这消息传到诸城，外祖母认为新
婚的儿子还有女朋友，有辱门风，急忙派人把舅
母送到济南。舅母看到舅舅和少峰兄妹的亲密交
往，知道舅舅和隋焕东的关系实非寻常，难免心
中不快。在路过潍县时，向我孟氏祖母述说此事。
我舅母自幼丧母，由我孟氏祖母抚育成人，孟氏
祖母对舅母视同己出，直言相劝，让舅母不要过
多干涉舅舅和隋焕东的交往。舅母为人大度，容
忍了舅舅和隋焕东的交往。舅舅对此也深受感
动，爱护自己的家庭，善待自己的妻子，尊重既成
的婚姻事实。隋焕东也自觉尊重舅舅的婚姻，尊
重舅母的权益。

一年后，舅舅和舅母的儿子在济南降生了，
取名济诚，舅母和舅舅的婚姻关系得到了巩固。
但舅舅和隋焕东的特殊关系一直保持着。有一次
隋焕东由诸城到济南，约定见面，隋焕东未到，舅
舅长吁短叹，寝食不安。舅母不仅没有发怒，还笑
着打趣:“好了，好了，马上就要到了，快高兴起来
吧！”舅舅很不好意思地笑了：“谢谢你的提醒。”
他在日记中写道：“自芳之对彼与余，诚属难得，
实至感谢也。”有一次，舅舅实在地对舅母说:“我
爱玉妹，实在超过了爱你。”话说出口，又怕引起
舅母的谴责，不料舅母却轻声细语地反问说：“难
道你不说破，我就不知道吗？”舅母的宽容、体谅，
使得舅舅内心亏欠，无言以对。

这在王统照的日记中得到了佐证：“予一夜
曾对字芳言：‘予之爱玉妹实过于对汝。’字芳亦
解不恨，曰：‘汝即弗言我宁弗知耶？’伊颜色日见
枯黄，非若少妇之风致也，但伊对予与玉妹之关心
与谅解予实心感于无极也。”（1921年5月4日日记）

王统照的短篇小说《遗音》，就有自己的影
子。尽管小说中的“他”和自己妻子的感情不是很
差，但他始终忘不了记忆中那个“自然的好女
子”。不管做点什么事，他总是会想起“她”。

相隔变成相聚，热恋变成苦恋
1916年，隋焕东从济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

业。不久回到诸城两级女学当教员。1919年，
“五四”之风吹到诸城，作为一个爱国女青
年，隋焕东带领女校学生参加了县城和乡村的
反日大会。

隋焕东的同乡徐宝梯是活动组织者之一。
他从旅京、旅济同学那里，听到了当时在胶济
铁路坐火车的憋屈：“铁路是日本人管理。买
车票要先拿银元换成日本正金银行的票子才卖
给，用现银元都不卖。不坐火车，就得背着行
李走旱路，十天半个月才到济南。要去京、济
上学，就要忍恨买日本人的火车票。他们每次
上车都要憋一肚子气。”

徐宝梯，就是后来的陶钝，解放后任中国曲
艺家协会主席。他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一书
中，描写了隋焕东反日演讲的情景。隋焕东一身

“城市的时装打扮”，落落大方，一上台就吸引了
众人的目光，“提高了嗓音先喊‘同胞们’，接着像
连珠炮似地讲日本人怎样欺侮中国人，亡国灭种
就在眼前，我们若不起来反日，就要当亡国奴了。
讲到这里，她的语音嘶哑，眼泪下来了……”

那时隋焕东尚待字闺中，想必她的心里依
然装着王统照。但王统照在北京就读。天遥地
远，难得一见。

说来也巧，1920年暑假王统照回济探亲，
不料与隋焕东邂逅于大明湖畔。两人执手相
问，互诉别离之情。王统照力劝隋焕东去北京
读书，那样便可以时相往来。

同年,隋焕东考入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
节假日、星期天便到王统照的公寓,请他补习英
文和中文,在一起谈情说爱。

王统照在日记中写道：“晨兴，贮满怀热望，
俟玉妹来。倏至近午，又复杳然。予知今日又成空
想，遂觉身心摇摇，无一丝力气以自持。”（1921年
2月28日日记）

但这种关系毕竟不妥，又恐人言可畏，到了
后来，热恋竟成苦恋，“玉妹与我幸乐皆除，日与
愁苦相伴，宝黛尚得聚首数年，如我们自从两心
相印后，心中何尝有一日之快乐？”

要是休妻吧，寡母之命难违，道德门槛难越。
且孟昭兰虽出自富商之家，可是她淳朴、贤惠，持
家勤俭，王统照实在找不到抛弃糟糠之妻的理
由。陷入困境的王统照自比“情爱之囚徒。”

他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首诗：“世网重重尽
帝囚，人生缘业等浮沤，埋骨青山原多事，风荡灰
飞愿亦休。”他想到过遁迹山林,想到过皈依宗教,
甚至于想到过自杀。他常常自谴自责，以泪洗面。

在诗集《童心》中，王统照用《爱情》这首诗表
达了这种痛苦的心情：“爱情是铁链，爱情是丝
绵，怎能拗得折/怎能撕得断/铁链锁住了我的
心，丝绵包缠了我的情感，向那里去找到利刃，和
光明的火焰，去拗折链，烧断绵,赤条条的心灵,永
不要再被它们的点染！”

其实，隋焕东也很痛苦。王统照在2月18日的
日记中这样写道：

玉妹因予已伏可悲之病根于身，清咳体热。
前经医者诊视，其身心血亏欠，兼悲伤不眠，时自
啜泣，如此华年，已令他人看之至为惋惜，况予也
耶！今秋冬际尤甚。予爱之不殊害之，然予虽即为
无上聪明亦无法处此也。玉妹！玉妹！余知汝不怨
予，且爱予之诚直以血泪相涂，他日使妹万一先逝
者，余何生为，亦岂尚能生耶？嗟乎！玉妹，予书至
此，万念凄咽，异日或汝见此册当亦泪痕透纸也。

王统照的母亲后来风闻此事，立刻使出一记
绝招。1925年，让儿媳孟昭兰携子迁居北京，与丈
夫守在一起。这一招果然奏效，王统照与隋焕东
往来渐疏，终至分手，结束了长达5年的恋情。

隋焕东后与路友于交往颇密。路友于也是诸
城人，1924年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工作，成为执
行部主要领导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时为国共合
作时期。在路友于影响下，隋焕东也加入了国民
党，后赴武汉参加国民革命运动，随何香凝作秘
书工作。

路友于视隋焕东为红颜知己。不幸的是，
1927年4月，路友于与李大钊同时被捕，同时就
义。隋焕东的感情两度受挫，一直郁郁不乐，终至
患病。1930年，焕东因患腹膜炎病逝于北京，年仅
32岁。她与李冠洋结婚仅年余，无生育，死后葬于
北京西山慈幼院墓地。

尽管天人永隔，但王统照对“玉妹”的怀念一
直没有断绝，直到1936年，他还写下《月上海棠》
一词，寄托无限哀思：“凌波去后音尘绝，幽香空
付柔肠结，几番沉吟，应自悔负心轻别，空相慰，
留得梦魂清澈。”

一场悲剧，一声叹息！

■ 群贤毕至

车轮铿锵，旅途漫漫，少男少女，相伴而行。一个钟情，一个怀春；一个郎才，一个女貌。车外春气融暖，车内春心萌萌动。

窃窃的喜悦在心头，深深的倾慕在心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王统照：爱情列车向何方

□ 潘广珠

孙祚民（1923年—1991年），山东黄县（今龙口
市）人，著名历史学家、农民战争和民族关系史问
题研究专家。孙祚民先生1955年在山东大学历史
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益都师范任语文教师，至
1956年夏调到山东师范学院（现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任教。尽管孙祚民在益都师范仅仅工作了
一年，但一代“史学大家”的起点就在益都师范，
他1956年10月出版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农民战争
问题探索》，是国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中
国农民战争史的第一部理论著作，就是在益都师
范孕育完成的。他成为边教书、边出书的典范。
1992年他生前主编的《山东通史》由山东人民出
版社出版，被列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
点研究项目,成为继恩师赵俪生教授之后的一代

“史学大家”。

从中医转身史学大家
孙祚民1923年出生在黄县一个“生齿繁茂”

的大家庭，伯父在乡间务农，父亲在龙口经商，经
济状况还比较宽裕。后来父亲的商事破产，家计
也随之衰落。孙祚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原
籍度过的。父亲望子成龙心切，对他的学习要求
十分苛刻，除了要完成学校课程外，还要加修四
书、五经、三传、史记、通鉴、古文观止等课业，对
其中的名篇佳作，要求背诵如流，因此为他打下

了坚实的古文基础。
十六岁时，父亲积劳成疾，离开人世，遵

照父亲“上医医国，其次医人”的遗嘱，孙祚
民告别乡里，考入北平（北京）华北国医学
院，修业四年，通过了北平市中医师资格考
试。毕业后，正当开业应诊，实现“医人”的
理想时，不料患上严重的结核性腹膜炎，幸得
业师郗佩龄的精心治疗，才转危为安。1947年
回青岛继续疗养，身体逐渐康复，又重新开
业，挂牌应诊。期间，他认真读书，深入钻
研，治好了一些疑难杂症，尤其是结合自己的
亲身体验，辩证施治，治愈了几例大医院已经
束手无策的严重的结核性腹膜炎，开始小有名
气。

孙祚民虽然从事中医专业，但他的爱好却是
多方面的，文学、艺术、电影、戏剧、游泳、滑冰等，
尤其喜欢摄影，曾获全国比赛一等奖。为此，当时
在青岛创办《小朋友十日刊》的同乡好友王文起
和林芸亭，特聘他为该刊特约摄影记者。1949年6
月2日，青岛解放，王、林二人分别去青岛日报社
和青岛市妇联工作，才知道他们都是用办刊作掩
护的地下党员。由于孙祚民的出色表现，又经他
们推荐为《青岛日报》的特约摄影记者，开始了他
人生历程的重大转折。从此，他摘下了中医师的
牌子，走上了革命道路。

1951年，孙祚民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他如
饥似渴地刻苦学习，不仅学好本系的必修课，还
挤出时间见缝插针地旁听外系名教授的课程，如

陆侃如、冯沅君教授的中国文学史、吕荧教授的
苏联文学、黄嘉德教授的美国文学等，更多地充
实、丰富自己的学识。从第三学年开始，孙祚民任
赵俪生教授所开《中国农民战争史》课的课代表。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是当时学术界的热门，这
门课又是在全国大学历史系第一次开设，加以赵
先生精湛的理论、透辟的讲解，一下子把孙祚民
吸引住了。他决定把这个课题作为学习、研究的
主攻目标，并开始积累资料，选定题目，努力钻
研。在校期间，就发表处女作《关于“农民政权”问
题》以及其他几篇论文，声名鹊起。

1955年，孙祚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
益都师范（潍坊教育学院前身）任教，一年后调到
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后到山东省历史研究
所、山东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任教和从事研究工
作。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会副理事长、山东省历史学会理事长、山东省中
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他一生主要致力于
中国农民战争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著有

《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论
丛》《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探究》等书，成为具
有国际影响的一代史学大家。

秀才搬家——— 净书
孙祚民是1955年夏分配到益都师范任语文

教师的。据益都师范中师八级二班学生、原青州
市第一职业中专退休高级教师、现年81岁的陈道

兴老人介绍，当年孙祚民先生去益都师范报到
时，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插曲：时年32岁的孙祚
民戴眼镜、外扎腰，风度翩翩，很是惹眼。他从益
都火车站下车后，随身携带的除了简单的行李，
还有好多成捆的书籍，打电话要求学校派车接
站。那时的益都师范整个学校只有一辆马车，负
责全校的物资采购，柴米油盐，萝卜青菜，全靠这
里里外外的“一把手”，自然是忙得要命，无暇顾
及。时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张秀江是军人出身，
既爱才，又豪爽，“特批”可以租车前往。那时的益
都县城，哪里有车可租。最后，几经周折，好歹租
了一辆驴拉地排车，装好满满一车书，晃晃悠悠，
前往益都师范报到。

人未到，名先闻。孙祚民可真称得上是窗户
棂子吹喇叭——— 名声在外，一是他毕业于山东大
学历史系，名牌大学，科班出身；二是他在校期间
就有《关于“农民政权”问题》以及其他几篇论文
发表，还出版过两本小册子，轰动一时，师从名教
授赵俪生先生，名师高徒，不可限量；三是早年毕
业于北平华北国医学院，有中医师资格，医术高
明，称得上是真正的双料“先生”；更为特别的是
那满满一地排子车各式各样的书籍，那时象牙塔
里的学生们哪里见过这么多私人藏书，一时只有
瞪大眼、张大嘴的羡慕，围着地排子车站了黑压
压一群。

只见孙祚民双手抱拳，微微一笑，说：“还得
麻烦同学们帮忙搬到宿舍里去。”那时益都师范
的教师就有单间宿舍，学校早就安排妥帖了。同

学们这才像是“惊醒”了一般，纷纷上前，一人一
捆，小心翼翼，不一会儿，就搬之大吉，手上也像
沾了“仙气”——— 当然是书香之气了。

事毕，有的同学开玩笑说，真是“秀才搬
家——— 净书”，算是长了见识，至今还是唏嘘不已。

引发校园文学热
孙祚民在益都师范任教的中师八级一班和

二班，是1953年7月入学，当时已是三年级毕业班
了，可见学校对孙祚民的重视，并未把他当作初
出茅庐的新手，而是委以重任。孙祚民也确实不
负众望，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语文课讲得那叫一
个“漂亮”——— 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真是大家风
范，很快就拥有了大批学生“粉丝”，惹得其他6个
平行班级只有羡慕的份儿。

当时，学校组织教师讲授公开课，孙祚民选
的课题是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无论是人
物形象的分析、故事情节的安排，还是小说结构
的解析，都很有独到之处，深得时任学校语文教
研组长李晓峰老师的好评。特别是他还结合学生
实际，指导学生进行文学创作，鼓励学生投稿，随
着学生陆安庭发表《互助组长》，引发了益都师范
的校园文学热。

之后，八级一班学生李建义在《大众日报》发
表了诗歌《植树》，内容是描写学校组织去云门山
植树的事，此诗还被选入1958年山东省农业中学
语文评议课教材。诗的最后两句是：“掘开黄土，
种上希望。”

只是孙祚民先生仅在益都师范任教短短一
年，就被调往山东师范学院，并最终成为一代史
学大家。

天不佑人，英才易折。令人叹惋的是，1991年
正处在高产期的孙祚民因患肝癌突然离世。在他
发现晚期肝癌前的两个月里,身体早感不适,但他
仍连续参加会议,日夜赶写论文,直到病倒住进医
院 ,在病榻上 ,还口授论文一篇 ,就是《东岳论丛》
1991年第5期发表的《论主体民族》。

尽管他在益都师范只工作了短短的一年，但他出版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是国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原理

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第一部理论著作，就是在这里孕育完成的。他成为边教书、边出书的典范。

孙祚民：从益都师范走出的史学大家

年轻时的王统照 王统照(前右)与老伴孟昭兰及儿子、儿媳、孙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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